
8月1日正式施行的《安徽省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鼓励有能力的单

位或者个人采用认保、认养、认租、认购等

方式，参与历史建筑的原址保护。

公益“认养”有两个需要警惕的结果：

一是认而不养，徒有形式。比如植树节“认

养”的小树苗，不少地方挂个牌子、交点钱

就了事——死活不论，壮瘦不管。二是

“认”来发财，暗度陈仓。资本与文保勾兑，

圈地成私家别院。此类前车之鉴，并不鲜

见。于此而言，厘清“文物认养”的权责边

界，是需要公众参与并讨论的大事，在没有

共识之前，恐怕不能简单一纸协议了事。

“文物认养”当有两个前提：一是保护

为先、商业为后；二是“认养”不仅要有规

矩，还要有“禁区”。一句话，新时期的基层

文物保护工作，既要脑洞大开创意无限，又

要 秉 持 原 则 恪 守 底 线 ，有 所 为 有 所 不

为。 (光明日报)

“奥数热”与奥赛：
前者多为升学后者是因兴趣

2017年8月7日 责任编辑/ 刘采萍 美术编辑/赵燕杰观点11

“文物认养”有所为有所不为
每月收入不低，却偏偏吃住都赖着年迈

的父母。近日，武汉一桩“亲情大战”最终以

“买断”收场：父母向女儿支付15万元，女儿

要尽快搬走。相处模式不正常、不平衡带来

的恶果，就是不断侵入对方生活的边界，以

及在对方身上赋予错误的期待，最终造成某

种失衡。很多时候，人生就在调适与别人的

相处模式和期待中度过，甜言蜜语有时，恶

语相向也有时，父母与子女间再紧密，也要

掌握好这个度。 (南方都市报)

亲人相处要把握边界
实事求是讲,近年来我们推行了很多好

的政策制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总是被人钻

了空子,然后不得不去给政策制度“打补

丁”。对于“共有产权住房”而言,亦是如

此。在正式实施之前,最好还是要更加细化

实施细则,把可能会有的漏洞想全,把可能出

现的短板补齐,使得政策制度的设计更加缜

密、无缝可钻,省得日后实行起来,再不停地

去对政策修修补补,给相关部门造成很大的

被动。 (法制日报)

共有产权房规则须更缜密

近日，在巴

西举行的第58届

国际中学生数学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上，中国队以159

分夺得第二名，

与去年第三名的

成绩相比进步了

一位，但连续三

年没有夺冠的事

实还是让人不禁

想问“为什么？”

据统计，我

国自1985年参加

该赛事以来共夺

冠 19 次，甚至有

几年常踞冠军宝

座 。 而 与 此 同

时，多年来，“奥

数热”在一次又

一次禁令中热度

不 减 ，“ 全 民 奥

数”俨然就在我

们身边。两相联

系，更深层次的

问 题 自 然 就 来

了，拥有庞大“奥

数人口”的我国

应怎样看待国际

数学奥赛赛场上

中国学生的成绩

起伏呢？

国际数学奥赛三年未夺冠，一些人

由此开始担心中国的数学教育水平。

但在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国际数

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院士看来，“完全

不需要去过分解读。”“在国际大赛上，

其实前几名的实力都差不多，彼此间只

有几分，最多也就10多分的差距，谁的

竞技状态好一些，谁就可能夺冠。”

中国队领队、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副

教授姚一隽也认为，对参赛成绩要具体

分析。据他介绍，国际数学奥赛的试卷

由6道题组成，每题7分，满分42分。赛

事分两日进行，每天参赛者用4.5小时

解答 3 道题。“这次我们在第二题上得

分稍低。这是一道函数方程题，我们国

内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这个方面的题

目，国家队组成以后也没能找到擅长这

方面题目的老师对国家队队员进行针

对性训练。事实上大部分国家对于函

数方程都不是太在意，但像韩国、越南，

他们一直比较重视函数方程，可以看

到，最后总分第一的韩国和总分第三的

越南在这道题上取得了前两名的得

分。”

姚一隽说，今年的试卷相当难，尤

其第三题非常难，无论是谁，拿到题目

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题目要自己干什

么，自己能干什么，加之绝大多数选手

在第二题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做出第三

题的人很少，全球参赛的615名学生中，

有608人得了零分，这也成了有史以来

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中平均得分

最低的一题。

田刚认为，国际数学奥赛是数学界

一个著名的竞技项目，人们关注它的成

绩是必然的，但这个成绩并不能完全反

映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也体现不出数

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具体到奥赛成绩，

我们要分析自己的弱项从而有所加强，

具体到国家数学水平，则涉及方方面

面，不是用奥赛成绩就能简单说明的。

与奥赛相比，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阶段的

数学教育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数学水

平，我们现在数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师资

比起国外著名一流大学有一定的差

距。学生到了大学，尤其是在研究生阶

段，如果得不到高水平的指引和引导，

对他们的发展会有影响。”

10 多年前，奥数之“热”已

经热到被称为“全民奥数”。虽

然近年来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

门三令五申禁止奥数培训，禁止

将奥数与学生升学挂钩，但热度

始终降不下来。这也让人们不

禁想到，奥数这么热，怎么奥赛

成绩不如以前了呢？

其实，国际数学奥赛和“全

民奥数”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

前者是高中生参与的数学竞赛，

更多与兴趣相关，而后者是小学

生参与，与升学相关。

刘若川是北京大学北京国

际数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他从小

学四年级开始参加奥林匹克竞

赛，进过校队、省队、国家队，是

第4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金牌获得者，“一路走来，我发现

自己时常可以解答同龄人无法

解决的问题，慢慢地就察觉到自

己在数学领域比较擅长。开始

自学一些课本以外的数学知识，

在自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数学世

界超乎寻常的美。爱上数学是

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非要

说一个原因的话，那就是兴趣。”

“参加国际奥赛，如果没有

对数学的兴趣，是走不了这么远

的。”姚一隽说，“一般说来，从小

学奥数成绩就好，一直到高中成

绩还名列前茅的学生，比例不算

非常高。高中阶段的兴趣是决

定性的，进入奥赛国家队取决于

选手的主观愿望以及他们的天

资和勤奋。”

在姚一隽看来，“奥数热”的

出现完全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奥

数成绩被当作升学的筹码。

学科竞赛保送政策的收紧，

给我国在国际奥赛上的表现带

来一定影响。奥数在中学生和

中学那里受到的重视不如以前，

以参加高层次数学竞赛为目标

的学生的基数也大为减少，人口

基数与师资力量的变化在某种

程度上影响了最终结果。

但即便如此，田刚仍不赞成

“全民奥数”。“奥数只适合一部

分有数学才华的人，每个孩子都

去搞奥数肯定是不合适的。但

我们也不能因为奥数只适合少

数人而觉得不值得，毕竟通过奥

数竞赛活动我们能发现一些在

数学上有天赋的人。”

柳何园和丁允梓分别是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3 级、

2014 级本科生，奥数成绩是他

们敲开北京大学大门的“敲门

砖”之一，但在学习计算数学后，

他们发现奥数在数学这个大海

洋中只占极少的部分。“事实上，

奥数和大学学习内容的关系不

大。奥数只是技巧，但在数学

里，技巧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

奥数对大学数学又非常重要，搞

数学需要天赋和情怀，奥数能体

现出这些，但千万不能和升学、

父母要求挂上钩。”他们的老师、

北大数学系教授张平文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们对中

国队的国际奥赛成绩虽然有关注，

有讨论，但基本上是平和理性的，态

度与今天国人面对奥运金牌的态度

类似，不再像二三十年前那么执着

和狂热。

但国际奥赛成绩还是被用作由

头，来讨论当前的数学教育。《你不

得不承认：中国的孩子只会算术，不

会数学》《为什么美国学生学的数学

比我们简单却能做出很牛的东西》

《学数学=成为做题机器，我们的数

学教育出问题了么》等文章经常在

微信朋友圈里被转发。

上述观点对数学教育可谓见仁

见智。其实，对于我国的数学教育，

2011 年 2 月起由 6 所部属师范大学

150 多名学科专家协同开展，并在

2014 年发布研究成果“10 国中小学

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

该研究对数学有一定的研究，虽然

针对的是教材难度，但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我国的数学教育情况，回

答了上述人们对数学教育比较困惑

的问题。

比如，为什么在国内学不好数

学的孩子，到了欧美等国却游刃有

余？该研究认为，我国虽然有明确

的数学课程标准，但是，实际执行的

课程却未必完全按照课程标准进行

——现在考试题太难，命题缺乏明

确的标准，随意性大，往往超过课程

标准的要求，这致使我国大部分学

生都觉得学不好数学。美国教材难

度随着学生的年龄而加大，而我国

却有些与年龄不匹配，小学和初中

的习题偏难，而高中的习题偏易。

在田刚看来：“数学对提高一个

人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可以帮助

提高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这些

能力对其他学习和工作也有帮助，

我们不能弱化它。数学是中小学的

基本课，还是应该以基础为主，同时

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对有些课程的重

点进行调整。”

姚一隽认为，要严肃讨论数学

教育的话，还需要做更多的调研和

探访。为此，本报将继续关注这一

话题。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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